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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动作、道白、唱腔，是戏剧表演艺术的要素，将川戏改编为

动漫作品，面临如何将这 3 个方面转换成动画影音的问题。就这一

问题展开探讨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开发

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。这篇文章阐述川戏动漫改编的种种可能，试

图在动漫美学理论方面提出一些可供川戏改编者借鉴的观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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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当前的中国动漫制作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态势：各大影视制

作企业投入巨资制作大片，讲求包装，追求影像视觉效果及衍生产

品的设计创意及制作工艺；与此同时，一些地区的文化团体也开始

积极探索富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动漫改编、创作之路，此外，一些个

体动漫制作者或组合在 Flash 和个性动画视频的创作上逐渐崭露头

角。以上三者中，文艺和学术团体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。一个地区

的文化机构、专业团体，担负着承传和发展传统艺术的重任，他们

有义务，也有能力，引导传统艺术与新媒体艺术的“联姻”，整合

动漫制作力量，为川戏改编动漫剧这类跨领域转译的尝试提供艺术

指导等多方面的支持。四川省川剧院就是在借鉴传统经验的基础上

走出了这一步,近两年他们负责改编的简笔动漫作品《易胆大》、

《王保长》等，以其贴近乡土、密切结合地域文化特征的艺术取

向，成为动漫艺术创作的新路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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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十年来，一些现代题材文学故事《红岩》、《四川白毛女》

等都曾被改编为川戏，川剧界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上海美

术电影制片厂 1959 年拍摄的川剧改编的美术片“一只鞋”（木偶

片），可以说是川剧动漫改编的首次尝试。1[1] 

 

  

 

  

图为根据聊斋题材川剧改编的美术片《一只鞋》漫画台本 窦宗

淦 作 

 

 川剧届多年来积累的表演经验，和这种艺术形式鲜明的地域文

化色彩，都为川戏作品的动漫改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尤其是方言

韵味十足的道白、精彩的动作造型和表演，为川戏动漫改编切入点

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。 

 

 一  从川戏与动漫在动作和对白设计上的共同点切入改编 

 

 川戏表演艺术具有注重动作造型、对白平中见奇的特点，而动

作性和对白口语化也是动漫艺术创作所强调的。在这两点要求上，

二者是互通的，川剧的动漫改编，可以立足于此，寻找、选择合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[1]该片由川剧（重庆市川剧团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舞台剧）改编成木偶片，

在拍摄工序上，木偶片和动画片一样都是以格为单位来拍。1/16 尺胶片为 1

格，当时影片中 1秒长度的镜头需要拍 24 格，逐格拍。 

无法显示链接的图像。该文件可能已被移动、重命名或删除。请验证该链
接是否指向正确的文件和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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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技法途径，实现戏剧/戏曲和动画两种艺术语言的有机融合，创造

能够展现川戏艺术韵味的新动漫作品。 

 

    1.川戏表演动作的改编加工 

 

  川戏艺术的传承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演员们在长期的艺术实

践中创造出了丰富的表演形式，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川剧独具特色

的表演程式。例如琼莲芳的“僵尸”、“抢背”以及他踩跷练就的

号称“中国芭蕾”的快速锉步，他和川剧名丑唐云峰均擅长的“观

音坐莲”（京剧表演中称其为“屁股坐子”）、水发、跌扑等功

夫。 

  川戏改编成动漫作品，一方面，要展现这一地方戏种表演的高

度技巧性，另一方面，也要结合动画艺术语言的技术特点，需要对

原剧中的情节进展、活动节奏做出调整。川剧的表演风格往往较昆

曲或京剧等其他剧种的一些戏要明快、激烈，动作设计上造型的转

换、变化幅度较大，往往能产生颇具刺激性的视觉效果，适合改编

成动漫作品。动画强调对动作性的表现，并不意味着要将原作中的

动作造型一一照搬于画面，动漫受众的观赏活动的特征也与传统戏

剧戏曲观赏不同，改编过后的动作不可能是戏剧戏曲表演翻、扑、

甩、打动作的简单再现。这些特征在一些古装戏表演场景里也很突

出，例如，蓝光临在传统剧目《夫妻桥》里“桥断”这出戏的表演

中，他所扮的男角何先德见桥已断，猛地转身，舞袖疾起，凌空斤

斗，使得戏袍的前后摆均与腰平齐飞起，通过高难度的动作获得了

精彩的观赏效果（见右图：叶浅予所绘速写——《夫妻桥》中的何

先德）；这些典型性瞬间场景的刻画，对于戏中高潮的表现起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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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画龙点睛”的作用，奠定了剧情“画面”的基调，是川剧表演经

常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。漫画擅长通过绘画语言固定这些典型性瞬

间、捕捉角色的典型性特征，动漫影像制作则是运用动画制作和剪

辑技术将这些画面组织起来叙述连贯的故事情节，并合成完整的影

音效果。 

 

     2. 方言韵味的道白与动漫表现节奏的契合 

   《新民晚报》1963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刊登“姜文”的一篇 

“川剧演现代戏”文章，总结道：（由于川剧台步、道白、说牌等

表演上的特点）“现代人生活节奏的紧松快慢……川剧程式都能适

应”。尤其是，川剧的说牌形式多样，适应表现多种场景下的人物

活动和心理节奏，仅牌名就有 16 种之多：倒课子、缕缕金、四边

静、飞梆子、驻马听、天台罗汉、豹子令、字字双、梨花儿、钻钻

子、折折锦、扑灯蛾、小扑灯蛾、杂板令、金蟾歌、品锣儿。川剧

的这些说牌就是说话体道白表演的程式，丰富多样、生动诙谐的语

言表达，与动漫影片的视频展现节奏相互配合，能够产生和谐流畅

的效果。我们可以将这种道白程式比作川味的“Rap”说唱，这些富

有生活气息的艺术表现形式，与动漫语言的大众传播取向正相吻

合。 

 早期的动画之所以被称为“谐画”，与当时的电影拍摄和放映

技术有关，由于所放映的每帧图像之间时时出现跳跃、停顿，影像

中人物动作显得机械、僵硬，产生滑稽的效果。动漫形象往往动作

夸张变形，动画片也正因此区别于胶片记录的真人表演或活动实

况。这种最早形成的观看印象，让人们对动画片的风格有了初步的

定位。在此基础上，动画创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“形式传统”、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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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无法显示此图像。

当前无法显示此图像。

用的节奏表现程式。 也可以说，正是通过动漫，早期电影艺术的

“原韵”才得以保留至今。 

  改编，就意味着取舍，必须基于某种定位做出选择，例如，川

戏改编成动漫作品的过程中，需要将许多过门戏压缩或删除；戏剧

表演作为舞台艺术，擅长运用一些细节表现微小的感情变化，可能

在改编成动漫形式后会有所损耗。但改编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原剧的

韵味。选择、找到两种艺术表现均适合表现的剧目是改编工作的关

键。川剧许多剧目都以本地方言发音爽脆的唱、念，及丑角功夫的

做、打见长，给表演伴奏的锣鼓点和口语化道白，节奏感都很强，

动作造型转换迅捷，还有变脸等特技绝活，适于用符合现代人欣赏

节奏的动漫手法来表现。川剧中一些角色造型本身就较“有戏”，

有的人物一亮相就颇具“漫画味”（见左图：华臣速写 《文武打》

中的人物形象），只要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，川剧里可以挖掘出很

多适合改编成动漫的剧目。 

 

    二  川丑表演对改编的启发 

    

   1963 年 5 月 12 日，川剧名丑周企何在《新民晚报》第 3 版发

表了“谈川剧丑戏”一文，对他饰演《夫妻桥》里的县官周继常

（见右图：叶浅予速写）、《秋江》中的老梢翁、《芙奴传》的贾

瞎子、《谭记儿》的杨衙内（见右图：董天野速写——笑非饰演的

杨衙内）、《赠绨袍》的须贾和《做文章》的徐子无等几场丑戏进

行了总结。无丑不成戏。丑是戏中胆。从丑角的表现、描绘中，艺

术家的才华得到了尽情施展的机会，进入了创作的自由世界，有时

他们还可以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张狂放肆的举动，寄托在丑角

当前无法显示此图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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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形象上，由丑角充当他们的另一个自我来放纵情感；作为各种

制度、禁忌约束下的社会人所不能逾越、难以超越的潜在欲望、通

过丑角形象刻画酣畅淋漓的表达，得到了发泄、释放。画丑角，让

艺术家过了“表演”的瘾，观众或读者也和他们共同经历自我灵魂

剖析的过程。 

   在漫画创作里，“王保长”是作为丑角来定位的。 “丑角”往

往意味着偏离“正常”的规范，常给观众带来新异而滑稽的刺激，

而超越规范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在丑角的

动作设计、造型上，艺术家可以抛开刻画正面人物形象的种种顾

虑，由于人们对不符合常规的行动、夸张怪异的造型等丑角身份特

征的界定和认同，为这些人物在动漫剧中的形象、动作造型设计提

供了灵活发挥的空间，容许变形处理上做出多种选择。因为表现的

对象是丑角，设计者笔下表现的人物无论多么尴尬、荒诞都会被视

作“合理的”，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定丑角画参照的目标。

传说米凯朗基罗就曾据自己所厌恶的一名教士的样子创作了犹大的

形象。人们也认同在丑角表现上所采用的夸张、变形等手法，从而

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艺术发挥的自由空间；艺术家参照原著叙述的内

容设计特定丑角的造型，例如，赋予其身体肥硕或瘦削、矮小等特

征，以制造视觉上的差异、丰富画面的节奏变化，或者，在动物形

象的刻画上采用拟人的手法夸张变形，从而也赋予了这些角色一定

程度的喜剧色彩或丑角特征。丑戏中塑造的角色被公开展示出来，

象征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被揭露，观众内心对鞭笞丑恶弘扬

善美的期待、相关的紧张焦虑，得到了暂时释放，新的心理平衡开

始建立起来，这个过程给观众和作者均带来快感，他们在欣赏“不

正常”的角色表演时，心理回复了秩序的顺畅、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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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角色人物形象的“丑”或“憨拙”、“刁”“戆”，是人

们一种本真、自然状态的袒露或暴露（由于表演艺术家将原作里用

语言描述的人物情态形象化地表现出来，更具有了一种模仿再现的

生动、直观的效果，作者或读者看到这些角色的嘴脸，就如见到自

己在揽镜自照、做鬼脸扮怪相，这时，绘制、欣赏的过程，与自我

塑造的过程尤其是心理秩序构建的过程同一了），对这些戏剧性人

物故事情节的欣赏，满足了人潜意识里对抗外界社会规范各种约束

力来取得心理平衡的需求。正因为有了来自外部种种“正道”礼教

的规范制约，才有了“丑角”。在逾矩和守规之间、伪装和真实之

间的进退尴尬、首鼠两端，导致了这一角色活动的戏剧性效果，围

绕他们的矛盾冲突，即使在该角色单独出现的情况下也非常鲜明，

因为在观众、读者的视野中，他们的行为举止，始终是和存在于众

人意识中的规矩“框框”保持距离的，而这种对抗又是不太过剧

烈，以至于会让人产生恐怖或悲壮感（这往往是一般的说教式作品

经常制造的效果），而带来的是一种“无利害的”快感，如隔着安

全距离观看龙争虎斗、洪水猛兽，在单面玻璃后边观察仇敌和对

手，于安全的处境下接受新异刺激的快感，古代成语故事“叶公好

龙”描述的就是这种心理。这也是丑角戏和惊险戏长盛不衰的原

因。 

 丑戏改编成动漫的难点在于，“丑”的特征不仅仅是在脸谱和

造型上体现出来，而更要通过大量的细节表演刻画这类人物。丑角

人物形象设计环节对改编者的造型能力要求较高。然而，近年来的

动漫制作发展，在绘画工艺上回避高难度的趋势越发明显。对造型

做漫画式处理的同时，也容易流于简单化、粗略化。丑戏动漫改编

须做到造型和表演并重。这就要求原画创作和动作、音效等设计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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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的作者，要不断学习、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，深入剖析人物的心

理活动，把握角色的精神特征，才有可能做到造型与表演气韵连

通，塑造出丰满的艺术形象。 

 

 三  唱工戏的动漫改编 

 

唱工戏的画面设计是传统戏剧改编成动画的难点，尤其是旦角

表演场景的表现，如何使柔美的声腔与画面切换等镜头语言之间配

合默契，又不失冗长拖沓，这需要改编者对唱段表达的意境有深入

的理解。前一阶段出现的由戏曲改编成戏歌、东北民谣动画等，对

于川剧唱工戏的改编应不无启发。 

目前，一些由曲艺表演小段改编的动画，音频多采用原声，而

在视频创作上，将原剧的演员形象处理成漫画造型，给他们的表演

添加生活用品等道具，让角色演绎经过重新编剧的情节，制造戏内

有戏的幽默效果。例如，以漫画的夸张变形手法来处理一些相声、

小品演员等人物造型，添加汽车、手机或改编服饰等，让这些形象

打斗、腾跃，扩充戏份。这类改编，是对原作采用一种“戏说”的

处理，音画内容并不相离太远，从而制造出一种新颖的视听效果。

2[2]这些手法体现了改编者丰富的想象力，值得川剧动漫改编工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[2] “恶搞”原理与“戏说”一样，但二者区别在于，“恶搞”改编后过于偏离原作的意

境，已经不属于“转译”范畴，而是为了用颠覆原作创作主旨的效果来刻意制造噱头和轰

动效应，这类作品中已经远远背离了传承、推广原作的改编初衷。 

[3]绵竹年画作为四川民间美术的代表之一，特点是用色尽可能地艳丽，并间以少量复

色，以协调色彩间的强烈冲突，画面形式节奏明快；这与川戏中高腔和胡琴明

朗、高亢激越，灯腔的乐曲短小，节奏鲜明，轻松活泼，旋律明快等特点是相

对应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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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借鉴，然而，若想尽可能保持母本的神韵，还要深入原作之中挖

掘其神髓，例如，可以从川剧流传地区的民间美术——绵竹年画

3[3]、汉画像石画像砖、皮影等形式的创作中寻找动漫改编的灵

感。    

 川戏表演艺术领域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，除了上文提到

的名角，还有张德成、阳友鹤、许倩云、刘卯钊、竞华、曾荣华、

陈书舫、“当头棒”、薛艳秋等，他们在川剧艺术创作上均造诣颇

深，创造了大量声形并茂、脍炙人口的角色。要把如此丰富的川戏

作品成功地改编成动漫，需要更多人加入这一事业中来，广泛借鉴

国内外同类型的创作，深入挖掘以动漫形式“转译”地方戏曲的艺

术价值；若要借助电子传播媒介实现传统戏曲艺术的有效传播、传

承，必须集合大量新的创意，将川戏艺术传统融入现代人日常审美

活动之中，需要在在广大青少年当中培养地域特色艺术传承的接班

人，需要更多像四川省川剧院结合动漫和川剧艺术形式的“跨界”

创新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

语 

 川剧表演的动作、造型设计和声腔的表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

改编成动漫时，需要考虑到原作的韵味，定位明确，避免片面强调

其中任何一方，以保持艺术效果的完整和转译过程的顺畅。此外，

动漫的观众对音画展现节奏的要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川戏爱好者。

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两种受众群体均乐于接受的改编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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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笔动画，采用线条这种典型的中国古代人物画造型手段，具

有明朗简洁的表现力，与戏曲声腔和角色动作间蕴含的传统韵味易

形成默契，书写式用笔顿挫抑扬间所传达的节奏，让观众在聆听曲

调声腔和观赏形体动作时产生通感，审美活动更顺畅。采用简笔描

绘，减低了视觉上的光色、块面刺激，虽然没有辉煌的画面，但却

取得了音画和谐、风格统一的效果。 

    除此之外，川剧里的一些剧目的壮美场景、瑰丽色彩也可以

用动漫手法来表现，改编成大型动漫剧。川剧改编领域还可以积极

尝试真人、实景与动画的结合，使用 3D 技术，开发衍生产品等创新

形式，这些探索，势必将为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性开

发提供良好借鉴，积累宝贵的经验。 

   由于家庭计算机的普及、硬件升级加快和软件的迅速推广，动

漫创作者群体会不断扩大，这一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态势将进一步发

展。如果能有效地整合这些新媒体人的创作力量，对动漫艺术工作

者提升自身文化品味、深化作品思想意义方面加大引导力度，相信

不久会产生大批动漫改编精品，也将会有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

护机构像川戏动漫改编者一样，找到适合传统艺术形式切入现代生

活的新途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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